
■乔聚坤
我住在二楼。夏日的一天，友人到我书

斋，看窗外绿叶掩映，惊呼道：“这棵树你怎么
栽的？这大片绿叶遮掩你的窗户，让书斋如此
凉爽。”我笑道：“此树非我栽，也非楼下住户
栽。”朋友更奇：“那是天生的？”我便讲起这棵
树的故事。

十年前的夏日，烈焰扑窗。我虽把窗关得
严严的，但仍感到阳光之烈，仿佛要把玻璃烤
化。我盼天阴，盼刮风，更盼下雨。

忽一日，窗前伸出两片绿叶，仿佛送来丝
丝凉意。我细看，竟是椿树之叶，心想：“是否
一楼栽了椿树？”我拉开窗户认真看，发现竟是

从楼下墙根处长出的一棵野生椿树。半月后，
椿树嫩枝已过窗半。老伴看到亦是惊喜，还
说：“这一定是一棵野生臭椿树。臭椿树生命力
强，种子飘到哪儿，便可在哪儿发芽扎根。”我
说：“不管什么树，只要送来绿荫，我们都喜爱
它。”没多久，椿树已长得超过窗户了，我读
书、写作之余看它一眼，觉得疲劳尽消。

一日，狂风暴雨突然来了，只见它摇来摆
去，屈身弯腰，我生怕它被这狂风暴雨折断。
可风雨过后，它依旧傲然挺立。我为它的坚强
而喝彩，也为被风撕裂的叶片而惋惜。有一片
被风吹落的叶片，贴在窗户玻璃上，我拉开窗
取下，只见它墨绿、肥厚，我不由得放入嘴里
品尝了一下，竟是香椿！我心里偷乐之余，悄
悄采下一把嫩叶，炒了一盘香椿鸡蛋。

在漯河，很多人都爱种香椿、吃香椿。香
椿芽可炒鸡蛋，可用盐腌渍成咸菜，味道好，
易保存。即使椿叶老了，人们将它们和青椒腌
在一起，又是一道好菜。香椿叶营养丰富，香
椿木材是上等木材，可做家具、木梁等。

一日，楼下住户的女主人清理院子时发现
了这棵椿树，要拿刀砍掉，恰巧让在阳台晒衣
的我看见，我忙呼“莫砍”。她笑道：“我怕这
树遮住你窗户的光。”我忙道：“夏日绿叶满
窗，我巴不得呢。”就这样，这棵香椿树生存下
来，每年我都对它进行修剪，让它绿叶掩窗。

十年过去了。现在，香椿树树干如碗口
粗，夏日不仅遮阴，还招来不少鸟儿。小鸟在
枝叶间穿来越去，时而看我读书、写作，时而
静下来梳理羽毛。我观看它们，心中乐趣顿生。

绿叶掩窗

■苏 辛
年前，一位四川好友说，她母亲可以代为

制作腊肉、腊肠等物，有需要可以告诉她。老
家豫中一向没有这样的食物，因此我订了几百
元的东西给父母尝鲜。东西寄到后，母亲却舍
不得吃，非要留着等过年我和弟弟到家后一起
吃。我反复跟她说我们在外吃喝不愁，她可以
先吃着，不够了我可以再买。母亲却说：“去年
你回来，说喜欢吃家里的土豆，我没让你吃多
少，你走后我一直心里不舒服。昨天早上我已
经买了十斤在家里，等你回来就可以吃了。你
想让我和你爸吃新鲜的，我们又怎么能吃得下
独食？”

挂了电话，我想起母亲毕生爱吃的东西，
没有一样是太贵的，因为我们是极其平凡甚至
贫寒的农村人家。

豫中以面食为主，日常吃饭规矩是早晚饭
都很随便，中午郑重些，但也郑重不到哪儿
去，无非就是把肉食等东西做成午饭来吃。早
晚饭多是稀的，或用面粉和水煮成的稀饭，或
用玉米糁和水煮成的“糊涂（玉米粥）”，而用
白米和水煮的米汤则是稀罕物，一年中登场的
次数可以数得出来。与稀饭相比，大多数乡民
最爱的还是“糊涂”。抓一两把玉米糁下锅搅
匀，大火“咕嘟咕嘟”地煮到闻见香味便好。

“糊涂”过不了两分钟就会在碗面上结一层软
膜，像牛奶表层的奶膜一样。过去老人们爱沿
着碗边，转着圈“哧溜哧溜”把粥啜完，这样

喝，不会被烫到嘴巴。
母亲爱吃的是“糊涂”的进阶版，她称之

为“菜汤”。锅里放上凉水，洗好一把黄豆丢进
去一起煮，水开后不立刻下玉米糁，多“咕
嘟”一会儿，待黄豆差不多煮熟了再下玉米
糁。大火滚着，洗一把粉条丢进去，粉条也熟
了，马上要起锅时，下菠菜、放盐，搅和一下
立刻端起来。菜汤以咸香为主，吃起来有黄豆
可咀嚼、有粉条可吸溜、有菠菜清口，嘴巴确
实比“糊涂”忙碌多了。

还有个米汤的进阶版，母亲称之为“鱼钻
沙”。我们老家不产米，通常一年也就买上二十
来斤作为日常调剂，除了蒸来吃米饭，还会煮
米汤做“糊涂”的替代品。老家做米汤的要点
也是“稀”，一锅水不过用一两把米。但米汤也
有两种做法，一种只有米和水，煮熟后，除去
表面薄薄的一层米油，米是米、水是水，清爽
得很。另一种是将要起锅时，勾入面粉做的稀
糊，成品便稠了许多。我所爱的却是前者，于
是我家出现的也多是前者。早餐的米汤吃不完
时，晚上母亲便把剩菜——多是白菜——倒进
去继续煮，煮开后继续放一把粉条。粉条自然
就是鱼，米粒也就是沙了。这样的饭，蔬菜借
了米的清气，米又偷得了菜的咸味和油香，“稀
里哗啦”吃起来也很有趣。

两个吃食中都出现了同一种食材——粉
条，由此可见，母亲的心头好之一就是粉条。
老家是河南著名的粉条产区，但我不太爱吃这

东西，从未看重过它。离家十几年中，却发现
外地的粉条与我家粉条相差甚远。我这才知
道，名产品毕竟有它“名”的道理。

母亲不仅爱吃粉条，还爱吃跟粉条相关
的一切产物，比如消暑佳品蒜菜。做蒜菜的
材料通常极其简单，红萝卜和粉条，如果有
蒜苗更好。红萝卜切成细丝，蒜苗切段，和
粉条一起下水焯熟，用凉水镇着。等它们都
透凉了，混在一起后下大勺蒜泥（含盐），下
香油、醋、青红椒末，拌匀就可以开吃。再
比如焖子。原先我以为只有老家才有这种东
西，后来发现很多城市都有，只是制作工艺
各有不同，原料倒是都离不开淀粉或粉条。
我家的焖子用红薯淀粉和碎粉条蒸熟而成。
碎粉条下锅煮五分钟，煮软了就捞出来泡在
冷水里镇着，淀粉加水、盐、五香粉等调料
搅匀，再切大量葱花，把粉条和淀粉抓匀，
垫几片白菜叶，把这团混合物在白菜叶上摊
平为一个厚三至五厘米的圆形饼状物，就可
大火蒸之。三四十分钟后，即可得到一块冒
着腾腾白气的圆饼。母亲常于此时麻利地切
出一碗薄片，调上蒜汁就能大快朵颐。焖子
可烧可炒、可炖可凉调。此物喜油，与五花
肉同烧十分相宜，成品油光闪亮、香软弹
牙，是谓“软烧”。弟弟开饭店时，曾用大葱白
做过一道“干烧焖子”，成品外脆里软，葱香与
孜然香扑鼻。母亲未能尝到，不然想必也是喜
欢的。

母亲爱吃的饭菜■■挚爱亲情挚爱亲情
■■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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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纪山
走高跷是一种很古老的民间艺术，我们

这里叫“走高腿”，也叫“玩故事儿”。
早年间，乡下的村里都供有“社”。“社

首”多由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负责收
取祭祀活动的费用，一般按农户的田亩数分
摊。祭祀活动多在农历正月举行，称作“春
祭”。以打铜器为主的叫“铜器社”，玩肘搁
的叫“肘搁社”，走高腿的就叫“高腿社”。

澧河北的小栗庄村就有“高腿社”，高腿
扭得最好的是开剃头铺子的栗老泮，会走

“文跷”，也会走“武跷”，“花花棍儿”更是
打得出神入化。

所谓“武跷”，就是表演者表演时炫绝
技，多是些跳板凳、翻桌子一类的惊险动
作。当然，“武跷”不是一般人会走的，没有
个三年五载绝练不成。而“文跷”的重点是
扮相和扭逗，要么唱功好，要么扮成丑角，
动作滑稽且极度夸张，说白了就是逗乐子博
人开心。

听老人们说，当年栗老泮的爷爷就是走
高腿的好手。擅长“武跷”，跳板凳、翻桌
子，如履平地；劈叉、翻筋斗、金鸡独立，
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从未失过手。据说，
有一年，九店街正月十六古庙会，街东、街
西唱两台大戏，人山人海。一听说澧河北小
栗庄的高腿社出动了，看戏的人潮水般涌过
来，澧河上临时搭建的草桥上挤扛不动，掉
进河里的就有好些人，为的就是要看小栗庄
高腿社的“翻山”表演。表演“翻山”的就
是栗老泮的爷爷。所谓“翻山”，就是腿上摽
着四尺半的“高腿”，翻越三个高高摞起的八
仙桌。

栗老泮的父亲擅走“文跷”，扮旦角，以
饰《水漫金山》中的白蛇为拿手戏。他不但
扮相俊俏，还天生一副婆娘腔，一曲“哭阳
调儿”唱下来，千般的愁苦万般的哀怨，任
你铁石心肠也会落泪。

可惜，这些都是听老辈人传说而已。
栗老泮初中毕业后去部队当了兵，复员

回家后在镇街上开了一间理发店。从此，栗
老泮就成了一个剃头匠。但进入腊月，栗老
泮就鼓动着村里人玩高腿、排练节目。说是
忙活一年了，精神生活也该丰富丰富了。栗
老泮没当兵前就玩过高腿，不过不是挑儿头
的，只跟在表演队伍里充个人数。那时他正
当年，又有一副好身板，几年下来就成了高
跷队里拔尖儿的。

大概是1977年正月，公社举行民间艺术

大赛，轮到小栗庄的高跷队出场了，栗老泮
脸上涂了彩，着一身黄色服装，踩着鼓点
儿，前走后退，手舞“花花棍儿”走在队伍
前头。那三尺来长的“花花棍儿”，忽左忽
右，上下翻飞，黏在手上一般。击左肩击右
肩、击肘击膝、击后背击前胸，七星铜钱哗
哗作响，似珠落玉盘，如雨打芭蕉，引得观
者阵阵喝彩。

高跷队时而表演“满天星”，时而表演
“八卦阵”，似天女散花，若游龙摆尾。“过
场”走罢，开始表演“武场”。栗老泮先表演
了一番“劈叉”，算是热身。压轴戏是表演

“骑驴跨栏”。本来是表演“跳板凳”的，有
好事者竟把体育课上的跨栏搬了出来，这就
增加了跳的难度。十多道齐腰高的跨栏一溜
摆开，只见栗老泮手扼缰绳，嘴里不停吆喝
着，“骑”一头纸糊的“犟驴”蹦蹦跶跶地过
来了。众人都屏住了呼吸，看他如何“骑驴
跨栏”。只见栗老泮缰绳一勒，吆喝一声“嘚
喔”，两条腿儿的“犟驴”连蹦带跳就窜过了
第一道跨栏。等众人回过神儿来的时候，十
几道跨栏已经跳完了。观者惊呼不已：真算
神了！

这一下，栗老泮在全公社算是出了大名。
后来，栗老泮上了年岁，真正成了老

泮，高腿年年走，就是玩不成“武场”了。
但每年正月十六古庙会，栗老泮总会扮成

“老婆儿样”，着一身大襟儿老蓝布衫，布衫
上缀着小手巾儿，扎着裹腿，头戴花白的假
发，脑后的发髻用网子网着，打扮得齐整整
的，一手拿着芭蕉扇，挎个小竹篮，像是去
闺女家走亲戚。一路上，他屁股扭得跟推着
小车儿似的，还瘪着少牙没口的嘴不停地和
围观者说俏皮话儿……

高跷世家

■王 剑
郎纪山的散文多以农村的物和事为背景，

淳朴绵密，深情蕴藉。
郎纪山喜欢写乡村风物，故乡的麦田、夏

日的瓜蔬、村头的树木及天空中声声动人的鸟
鸣，都令他欣喜和眷恋。在他眼里，村人宅院
的四周，总是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无论是古
槐、大官杨，还是沙梨和香椿，都让“略显荒
冷的村庄有了色彩，有了暖意，有了生机”；
天空中，总有灵性的大雁排着“一”字或

“人”字的队形在诗意地飞翔。如果听不到
“哏嘎”的雁鸣，看不到排空的雁阵，就会使
人感到莫名地失落；门前的竹林里，聚集了上
百只鸟雀，歌声悠扬婉转，时急时缓，如应如
答，卧床谛听，似缥缈之天籁，如悦耳之仙
乐；宅前和路边的菜园里，“嫩绿的苋菜、荆
芥，或青或紫的茄子，一嘟噜一嘟噜从架上垂
下来的豆角，爬上墙头的丝瓜、葫芦、瓠子和
南瓜，还有那上了棚架的松瓜”，都是那么活
色生香，令人向往。阅读他的文字，我们仿佛
走进了乡村饭场，吃到了外表焦黄、松软可口
的菜馍，喝到了清香宜人的“倭瓜糊涂”，心
中涌起一种暖暖的幸福感。

郎纪山擅长写乡村人物，这些人物都是底
层的小人物，他们存大爱、行小善，乐观幽
默、真实自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半脱产
干部靳铁铜是个大老粗，学问不深，但讲起话
不紧不慢、入情入理。他直正公道，干活总是
抢在前面，“光头赤脚，穿个大裤头，光着黝
黑的脊梁，咋看都不像个大队支部书记”,然
而面对吃喝风，却敢于硬碰硬，是人人皆知的

“铁公鸡”；剃头匠李泮儒手脚勤快，为人活
道，一肚子俏皮话儿给人带来无穷的快乐；和
尚麻二朝儿，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行侠仗义，
为民除害，成就了一段传奇；没头没脑的青
玄，别看模样儿不才，但也有独特的生活智
慧，他的无忧无虑，他对人生的通透感，让人
不由得心生感慨。郎纪山笔下的这些小人物，
都是从“秫秫稞里钻出来的”，身上沾着露
珠，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他们卑微与善良
交织、笨拙与智慧并存，共同成为乡村人物画
廊里不可缺少的风景。

郎纪山最拿手的还是写乡村旧事。这些旧
事，大多是“苦事”，一根“被汗渍得油光发
亮”的桑木扁担，能牵出一家三代人讨生活的
辛酸故事；一个粮囤，映出村人对灾荒年景的
恐惧和艰难度日的精打细算；一间四下透风的

“灶火”，透显着老一代人生活的苦涩和艰辛；
一个有百余年历史的石蒜臼，却给简单而粗糙
的农家饭食平添了几分滋味。当然，也有“喜
事”。农闲时节，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说书，听
薛庆和拉得出神入化的坠胡，听娄天一高亢嘹
亮的唱腔，听小扈声声入耳的“变腔”，听到
紧要处，村民们伸颈屏息，眉蹙心揪。要不，

就去村街上听戏。没有多少文化的乡民们说起
唱曲子戏的赵尊玉、田瑞挺、介义太，唱梆子
戏的贾妮儿、杨大申，唱越调戏的大金牙、孙
书戴等名角，竟也是如数家珍。再不，就到村
巷里听做小本买卖的生意人五花八门的吆喝
声。缺吃少穿的庄稼人听了这些热闹，啥烦恼
都忘了。如果哪里也不去，不妨躺在床上猜谜
语，农村的谜语是“农家衣食住行的记录，是
劳动生产场景的再现，是田野里的风，是村庄
上空漂浮的炊烟”。

郎纪山的乡村旧事里，也有民间文化。在
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哪些蔬菜不能用来招待客
人，若犯了乡间待客礼数中的大忌，是会得罪
人的；出嫁闺女麦罢瞧娘，娘家人回礼时要送
两把芭蕉扇、一个又长又圆的大菘瓜，这个礼
数叫“送扇”；“磨豆腐”要分捡豆、泡豆、磨
浆、滤渣、烧煮、点卤、撇浆、盛脑儿、压屉
等环节；婚丧嫁娶置办酒席是有礼数的，找什
么样的厨子、请什么样的陪客、通知哪些老亲
旧眷以及酒桌怎么摆、座位怎么坐都是有规矩
的。这些都是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民间智慧，
是那个时代人们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令人遗
憾的是，郎纪山笔下的很多老物件都消失了，
或者正在消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郎
纪山就像是一个乡村文化记忆的垂钓者，用手
中的笔，钩沉和记录着那些在城镇化进程中逐
渐消失的事物。他的尝试和努力，不仅复原了
几代人的传统文化记忆和生活记忆，也为农耕
文明留存了一份逝去的乡愁。

郎纪山是一个有生活的人，他的文字自然
率真、生动幽默，时不时蹦出来一句方言，冷
不丁地点缀一两句俗语、歇后语，有细节、有
温度、有质地、接地气，让人读起来很亲切。
这都得益于作者流畅的语感和丰厚的生活积
淀。当然，郎纪山散文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
是结尾雷同，存有“厚古薄今”倾向，且文化
层面的开掘深度不够，这无疑对作者的理论认
知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农耕文明留存记忆

郎纪山，1962 年生，舞阳县郎庄村
人，教师，曾就读于许昌师专中文系。20世
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后中断。2017年，重
温写作旧梦，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反映家长里
短的小文，力求展现父老乡亲原汁原味的

生活状态，旨在为常人立传，书写他们
的苦乐人生。曾在《漯河日报》等

发表文学作品50余篇。

个人简介

《水韵沙澧》 文艺
副刊是漯河文学文艺爱好者

的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
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

好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
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
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备足后劲。因此，
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
扶 持 力 度 ， 对 水 平 较 高 的 作 品 集 束 刊
发 ； 也 会 不 定 期 推 出 各 类 体 裁 的 专

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
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请

关注。

■雷华阳
我儿子是十年前的植树节出生的，他出生

后的每一年生日，我都会为他种一棵“生日
树”。近几年，他长大了，会自己种树了，我
每年都会带他到郊区找一块阳光充足的空地，
让他为自己种下一棵“生日树”。

“生日树”承载着我们美好的愿望。我
希望孩子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儿子还小的
时候，我种树时都会许下一个愿望，有时希
望“儿子能健康成长”，有时希望“儿子能
遇到一个好老师”……儿子渐渐长大，我带
着他一起去种树，儿子也会把自己小小的愿
望写在卡片上，把卡片埋在树下的土地里。
后来树长高了，他就把愿望写成愿望牌，挂
在最高的那一棵树上。路过那里的人，可能
觉得新奇好玩吧，也会把自己的愿望写了挂
在上面。

“生日树”寄托着我们无限的思念。儿子
今年十岁了，我们也种了十棵树，这些年，儿
子给每一棵树都取了名字。那年，儿子歪着小
脑袋问我：“妈妈，你说这一棵树叫什么好
呢？”我蹲下去摸摸他的头，告诉他：“可以是
人的名字，也可以是你喜欢的动画人物，也可
以取家里任何人的名字……”后来，儿子用爷

爷的名字命名其中一棵树，因为爷爷已经去
世，儿子每次去浇水，都会和“爷爷”对话。
还有一棵树的名字是儿子的同学。她转学了，
但儿子很喜欢她，就把一棵树用她的名字来命
名。

“生日树”记载着我们难忘的故事。我们
种下的树，都是很普通的树种，但每一棵树都
有一个故事。儿子把去年种下的“生日树”取
名“天使”，说希望“天使”能战胜新冠病毒
这个“恶魔”。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很欣
慰，觉得他长大了，心中有了家国情怀。还有
一棵树长得很茂盛，我们把它叫作“今天”，
寓意是“今天”应该保持最好的状态，每一个

“今天”都应该是最值得珍惜的。今年的“生
日树”，我们种了一棵“万年青”，因为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我们要祝愿伟大的党
万年长青。

这些“生日树”，寄托着我们太多情感。
我们常常为它们施肥、浇水、除草，我们在树
下玩耍、聊天，在树叶上写下诗句、种满希
望。希望我们的生活像这些树一样，枝繁叶
茂，蒸蒸日上；更希望我们对儿子的爱如春
雨，坚持默默灌溉，让他最终成长为一棵枝繁
叶茂的大树……

种一棵“生日树”

■张西武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温暖的春天

如约而至，走在回老家的路上，空气中弥漫着
花草的香味。我边走边想，春天已经来了，母
亲的春天在哪里呢？

上周末，我没提前打招呼就回老家看望母
亲，没想到她一个人病倒在床上，怕给儿女添
麻烦，竟也没给我们打个电话。看着躺在床上
的母亲，我一阵心疼，嘘寒问暖一番后，再次
央求母亲跟我一起回城里住。过去几年，我一
直不放心母亲一个人生活，多次劝说母亲离开
老屋，都被她拒绝了。固执的母亲说她习惯了
一个人住，这大片的菜地她也舍不得撇下。

我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就到了村头，有人
迎面大声给我打招呼：“哟！城里人回来了，
快回家帮你娘干活吧，她正在菜园子里种菜
呢。”他是我儿时的伙伴，我们寒暄一番，他
说：“不佩服你老娘不行，快八十岁了还一个
劲儿地干。前几天我去劝她别干了，快跟儿子

到城里享福去。她却说儿子的日子也不宽绰，
自己不能去当累赘！她种这一园菜养一群鸡，
除了养活自己，还能让你回来时多带些回城里
吃，也接济一下你。”

这番话就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窝，母亲从
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心里的真实想法，我一直固
执地以为她不通事理、不懂儿女的心。原来她
不是喜欢一个人过，也不是贪恋老屋和菜园，
而是她不想给儿女添负担，还想尽办法给儿女
的生活以帮助。

走进破旧的院落，远远看见母亲佝偻着背
在菜园里刨地。我顾不得进屋换衣服，直奔过
去，抢过母亲手中的镐子说：“娘，我回来
了。你歇会儿，我帮你刨地。”母亲看到我，
开始问寒问暖。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转过身，生怕被母亲发现。我指着满园生机
盎然的小草和四周花朵盛开的果树，对母亲
说：“娘，以后我每周都回来帮你种菜。看看
春天来了多好啊，我们一起迎接春暖花开！”

春风花草香

■特约撰稿人 鲁锁印
怎能不让人欢喜啊
那些春天的使君
它们遵时守序，如约而至
青涩的裙裾包裹了饱满的梦想

新娘在枝头探听晨曦的旋律
为了那个温暖的问候娇羞而颤动
伴随着鸟鸣翩翩起舞
给每一个微笑奉上一簇芳香

直到逆行的风携细雨来袭
天真和妩媚垂下眼帘
悄悄地脱去了妖娆与轻薄
向着辽远的秋天蓄存新的期望

触摸季节的花朵

■宋离波

一
一首曲调，绕过村庄、围墙
萦绕在记忆的起点
矮矮的屋檐，呢喃在疯长
凹凸不平的断面在记忆里筑巢
碰触着撩人的心跳
抖落一地
关于我的纸短情长、年少轻狂
故乡，是躬耕在田垄上的父亲
是渐行渐远的惆怅
寂寥的夜，揉碎了的乡愁
弥漫出浓烈的沧桑
我的虔诚，挂在梦醒时分的脸上

二
走时，抚慰下关于陌生的惊悸
压抑着心中的欣喜
几乎是逃离，几乎是诀别
门前的槐树摇曳着沉重的叹息
异乡的夜晚，路口的那盏灯在闪
一缕光抖落一地沧桑
萦绕在心底的沙河调，抑扬顿挫
在夜深人静的寂寞里唱起
一滴泪，溢出眼眶
重重地砸在心上

故乡


